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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办事马虎"不负责任# $!%#产妇$&%'#做事死板$

他乡沪人

上期“沪语小考”答案

! ! ! !到五台山去白相，自由行。进
山个长途巴士浪向碰到一群老太，
侪是阿拉上海人。伊拉是旅游加进
香，一路浪向山河茄茄，玩笑开开，
非常个热闹开心。刚进山就有关
卡，车子浪个乘客一塌刮子被关照
下车买好入山门票，再凭票重新上
车。一张搿样个门票百多少元，记
勿清爽了。巴士又开动之后，老太
们侪有点扫了兴：“一座庙、一片
瓦、一块砖还呒没看见，就要付钞
票了！真正到了山上，还勿晓得哪
能呢！”这班老太太，尽管侪讲上海
闲话，但内中还有几位川沙阿奶、
苏州好婆、宁波阿娘，多多少少还
带着老家个乡音。

第二天一早辣山浪个汽车站
又碰见迭群老太。一面孔个勿开
心、勿捂心。原来搿搭里上五个台
巴士车票连一张也呒没了？售票窗
口里传出话来：“一个月之内上五
台山个车票全被各大旅行社团体
订购了。散票呒没。要上山个自己
想办法。”办法倒就辣眼门前———
一大群黑车司机辣起劲个拉客，上
一个台最低底价四百块。可以等候
侬进庙烧香、景点拍照之后返回原
路。还欢迎拼车，自由组合。上海老
太背着黄色香袋，分外扎眼，当然
成了黑车司机个拉客重点。老太们
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肉麻铜钿。
“跑遍五台山光车钿就要千把

块，吃勿消个！”
“对拜菩萨个人也要来敲竹

杠，勿作兴个！”
见我是上海人，阿奶、好婆、阿

娘们拉我一道开会讨论。我放弃
了，连同辣五台山浪再上一道台
阶。

回太原个辰光又与老太们同
上一辆返城快速巴士。巧事。冤家
路狭，亲家也路狭。快速巴士标明
一路走高速公路，票价七十块。车
子到高速公路进口处前熄火停
了。巴士司机一脸笑容招呼大家：
“现在油价又涨，所以请大家每位
再加十元钱。如果半数以上不同
意的，那么我们就从普通车道走。
时间上要比走高速慢上一个钟头。
请大家统一决定。给大家十分钟考
虑……”伊下车吃香烟去了，笃笃
定定个。其后辣吃两支香烟个辰光
里，车厢里个闹猛就不细表了。反
正最后是全体投降，大家侪乖乖叫
缴了十块钱。上海老太们侪叹气：
“又拨人家敲了一记竹杠。作孽作
孽！”

敲竹杠是上海闲话。意思明
了：用不正当个手段来敲诈钱财。
敲竹杠个由来已经算老里八早个
故事了。还是旧时流通铜钱个时
代，店铺里侪设有一个粗毛竹制成
的钱筒，每日收进个铜板都投入竹
筒里。店老板见有洋盘个顾客上门
买东西，便轻敲钱筒给伙计暗示加
价。敲竹杠就是欺侮生客个手段。
敲竹杠后来个意义被引申开了，不
单单只是商家店堂里个专利了。
与上海老太们道别时，我对伊

拉笑道：“阿拉个交情，就是被敲了
一路个竹杠……”哈哈。

! ! ! !开茶馆，盼兴旺；摆茶摊，为
糊口。同样是做茶水生意，相差就
大了，再讲，孵茶馆个侪是呒没事
体个，吃茶摊个侪是做生活个、读
书个、出汗个。
茶水摊摆辣晒不到太阳个阴

凉处，等到要晒到太阳个辰光，茶
水摊就搬到了马路对面。茶水摊
个老板娘———搿个称呼实在也是
勉强，一个摊主罢了，绝没有像
《沙家浜》中阿庆嫂一样个八面玲
珑，但是小本经营又是勤快，又是
卫生，也面慈目善，客客气气。小
桌台浪个八杯十杯大麦茶，侪是
凉透了个，适合年轻个牛饮型，小
朋友来了还有冷开水，!分一杯，
老少无欺。每一个茶杯侪有茶杯
盖，玻璃个，有些茶水摊简陋一
点，也必定要用一块块小玻璃用
作茶杯盖，挡脱个不是灰，是苍蝇
小虫一类；茶水摊虽小，爱国卫生
很重要。喝过个茶杯，老板娘倒是
一定会浸辣消毒水里个。茶水摊
虽然也有两条长凳，是拨过路人
歇歇脚个，要喝功夫茶是不可能
个。棒冰雪糕倒是有个，光明牌
个，其实也只有一只牌子个冷饮。

雪柜是不可能有个，就储藏辣大
口保温瓶里；有大人带小人经过，
亲切个招呼一句，说不定就拿一
根雪糕卖脱了；"分钱，当然比茶
水好赚。剥下来个包装纸，�
#$%&'(起来还可以卖废品。

茶水摊个老板娘是哪能一个
身份？连小业主也算不上，只是一
个无证小生意，虽然搁仔脚坐辣，
心里多半是辣羡慕马路旁边两扇
大门紧闭个国营纱厂个挡车女工，
因为小业主生老病死呒没劳保。
辣解放后个很长一段时间，劳保
就是生活等级，就是政治身份。从
国营个纱厂到无业茶水摊，辣普
通人常识看来，可以讲天差地别。
当然搿个茶水摊摆辣马路旁

边，看中个只是搿一块地方既阴
凉又人来人往，而不是纱厂个女
工，纱厂女工侪是“做人家”个，下
仔班，嘴再干，也不会辣茶水摊吃
茶个，肯定就是回屋里去喝了，也
侪是凉透了个。茶水摊老板娘有
所不知个是，挡车女工虽然地位
老高，但是每一次看到茶水摊女
人脚翘翘个告人家搭讪，侪会辣
一面孔勿屑中，暗生羡慕：伊一日
坐到晚，生活也勿要做，老开心
个，阿里像阿拉挡车工，还要翻三
班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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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瑞娥方言岛浪老上海
! ! ! !我所在个工厂是从上
海内迁来个，厂里个第一代
侪是上海人，当年二十郎当
个年轻人如今全七十多岁
了。搿些老上海家乡情结极
浓，)*多年过去了，其中勿

少人一句标准个武汉话还勿会
说，厂里屋里侪坚持讲上海话，
比如我个父母。
作为厂里第二代，阿拉当中许

多人侪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
大个，辣上海读完小学然后到武汉
上中学，阿拉搿点小辈上海话、武
汉话侪会讲个。

“介多年数呒没回上海了，也
勿晓得阿拉个上海闲话人家听得
听勿懂？”父母常有搿样个顾虑，辣
伊拉看来，如果被看作“乡下人”，
实在是奇耻大辱。
去年我去上海培训，一出火车

站就熬勿牢秀了一把上海话，问一
位便利店营业员：“河南北路哪能
走？”
“什么‘乌鲁乌鲁’？我听不

懂。”营业员用普通话回答了我。辣
她听来，上海话个“河南北路”就是
“乌鲁乌鲁”。

看来伊是外来务工人员。我换了

个人问，人家依然听勿懂。我搿才发
现今非昔比，马路浪向个外地人好
像比上海人还多，尤其年轻人当中。
记得阿拉小辰光，外地人如果

勿会说上海话，葛末就是件老严重
个事体。阿拉小八腊子就常常围着
外地人朗诵“儿歌”：“乡下人到上
海，上海闲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
咸菜……”如今，说普通话甚至纯
正个“乡下话”，辣上海一点不会有
心理障碍了，可见上海人排外个情
况大有改善，真正海纳百川了。
到了培训单位，伊搭有不少上

海本地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大讲

特讲上海闲话个地方。交流了几
天，我发现阿拉告现在上海讲个上
海闲话之间确实有差异。具体体现
辣某些单词、词组上，比如我说个
“矮凳”，一位年轻个上海女孩就听
勿懂，伊拉只叫“凳子”，可能是现
在已经呒没小矮凳搿种东西关系
吧。另外跟武汉话一样，新上海话
也夹杂了越来越多个普通话、外来
语，一些土词渐渐消失了，所以方
言特点渐渐模糊。
“可能�个上海话更标准，因

为停留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呒
没受到其他语言，比如网络语言之

类 个 干 扰
……”一位亲戚
搿样讲，我把“喜
讯”告诉了父母，伊拉
听仔高兴得勿得了。看来
伊拉辣武汉坚守上海话，
拿工厂跟家属区变成了
“方言岛”，总算有所收获。
只是伊拉搿代人已经过世
了勿少，“方言岛”几乎已
经沦陷了。
方言搿东西，曾经是人才

流动个阻碍。然而如今面临消
失，又让人若有所失。比如上海
如果失去了上海话，与深圳相比，
除了楼间距普遍小许多，也看勿出
有多大区别了。而一座座呒没地域
特色个城市，会让远方失去吸引力。

! ! ! !姆妈讲! 小人事体要学会自

家做$牙膏自家捘%#$%&&捘半条蚕

宝宝长就够了'牙齿自家刷&顺着

牙缝轻轻刷'面要自家揩&揩冷水

面最好&揩惯了就勿会伤风了'鞋

带自家缚&先打十字结&再打一个

蝴蝶结'纽子落脱也要自家钉&要

是针尖戳破手节头&最多忍一忍&

男小人的骨头&要硬一点才好$

姆妈讲&学堂里读书&脑子要

放灵清$上课不要望野眼&门门笔

记全要做清爽' 同学道里要看准

足& 千万不要轧坏道' 功课做好

了&就到操场上去踢踢球&闷在教

室里&人要发戆的'假使别人选你

当班干部&你就要多做少讲&还要

经得起人家冤枉$

姆妈讲&小人大了&出客要学

会文雅相$到娘舅家吃饭&不要急

吼吼的& 眼乌珠不要在盆子上滴

溜溜转& 难看相' 大人宣布 (开

始)&你才可以动筷子'放在你面

前是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不可

以人立得老高*手伸得老长&把筷

子搛到人家鼻窦下面去$ 还有一

桩事体一定要记牢# 吃饭辰光不

要多讲闲话&馋唾水喷到小菜里&

人家最最讨厌的$

沪语童谣

文 ! 马尚龙茶水摊
本帮风味

! ! ! !上海人拿一次性解
决事体，叫做“一趸当”。
搿种说法可能来自旧上
海个“趸船”。鸦片战争
后，外国船只纷纷驶进
上海港，搿些船被叫做
“趸船”，叫“趸船”，可能
跟分量有关，船讲吨位，
一船货物，根据吨位，多
少货基本就能估出个大
概，外国人个吨，告中国
人个趸，上海闲话当中，

读音一样，而趸，中国也是一种计
量称谓，如上海人经常说“趸趸分
量”。中药店称药个、银楼里称金
子个小秤，行内人就叫做“趸子”。
“趸船”来个货，可以是分开

销售，也可以一船货拨一个大买
主，“一道去”，也就是“一趸当”
个意思了。

“一趸当”中既然有个
“当”字，也许跟典当业有
关，过去典当行是很多生
意人融资个主要渠道，典
当可以是房产，金银，古
董，还是船浪个货物，把
整船个货押出去，取得现

金，马上再进下一
批货。这也可能是
“一趸当”说法
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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